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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共实施了五万九千五百四十例肾移植、六千一百二十五例肝移植和二百四十八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二零零五年一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五百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三千五百例，而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数据的三倍。


二零零九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的《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有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截至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增长近三倍。而这几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代。


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份。”中共政府的内部规定早就从政治强权上支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江泽民流氓集团直接利用“六一零”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从北京最高政权核心发布命令，操控政法、军队、医疗系统全面参与了“按需杀人”的反人类犯罪活动。


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是招揽生意的国际窗口，在“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公开表示，“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在活体摘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网站被删除）


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网站被删除）


以上铁证说明，巢居在北京的中共邪恶流氓政权是活摘命令发布的总中心。（摘自明慧网文章《北京 活摘罪恶知多少》）◇








德民众雨中签名


反对活摘器官











俄国研究报告证明：


人死后“灵魂”仍在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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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和老伴修炼大法的故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法轮功信息日在德国中部大学城美因茨（Mainz）举办，介绍法轮大法，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血腥迫害。很多民众冒着雨在信息台前观看真相展板，纷纷谴责迫害，并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下图）。◇





二零一二年纽约老兵节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明慧网】俄罗斯《晨报》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报道，一位学者找到了有力证据证明，人在心跳停止以后依然存在“灵魂”。这位学者表示，“当人的心跳停止，血液停止流动时，微管失去其量子状态，但存在于其中的量子信息不会被破坏，所以它们就在宇宙中传播散布。所以如果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存活下来，他们多会讲述那‘一束白光’或者看到自己如何‘灵魂出窍’；如果病人去世，那么量子信息就会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存在于肉体之外，即‘灵魂’。”


研究报告中指出，人的“灵魂”是较之常规神经元更为根本的某种东西。进行这项研究的医学教授认为，意识是一直存在宇宙中的。当人的心跳停止，人脑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随之消逝，而是继续在宇宙中扩散。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历过临床死亡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或者看到“一束白光”这一现象。


美国神经外科教授亚历山大也曾在自己的著作《天堂的证明》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阴间旅程”，“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感觉自己在天堂，周围有蝴蝶飞舞还有一些类似于天使的物质。”


一九零六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医院麦克特嘉博士发现病人的死亡过程中，体重以每小时一盎司的速率递减，在病人断气的一剎那，体重突减四分之三盎司（排除病人死前挣扎的因素）。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学术刊物上。一九一六年美国科学家卡特博士重复此实验，并用一种叫迪西亚宁染料染过的幕布观察正在死亡的人体，看到在病人死亡瞬间，有一如雾般的发光体自病人体内升起，映在幕布上，不久就变成和病人身体一样的形状缓缓漂浮起来，飞向窗边，神秘地消失，同时体重顿减四分之三盎司。


这一次科学研究结果，又一次验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话。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清晰地揭示了人体生命之奥秘：“人死的时候，人体中的原子核怎么能够随便死掉呢？所以我们发现人死了，只不过是我们这层空间，这层最大的分子成份脱掉了；在另外空间里那个身体并没有毁掉。”“我们在高层次上看，人死了，元神不灭。元神怎么不灭呀？其实我们看到人死了之后，放到太平间里的那个人，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空间中的人体的细胞。内脏上、身体里边各个细胞组织，整个的一个人体，在这个空间中的细胞脱落下来了，而在另外空间比分子、原子、质子等成份更小的物质微粒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死，它在另外的空间里，在微观下的空间中还存在着。”（文／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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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阳，男 ，四十多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六一零”副头目。自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为了向上爬，一直在利用洗脑班以各种手段对大法学员进行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末，“六一零”副主任李高阳，将被绑架的男女大法弟子四、五十人，集中到铁岭河镇第二看守所院里，公开叫嚣：如不“悔过”就判刑一、二、三年；教养一、二、三年。


牡丹江洗脑班，是牡丹江市政法委、“六一零”办的， 在牡丹江市机车驾校（牡丹江机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二楼，门口牌子上写的是：“牡丹江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这个对外称“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实际是非法私设的监狱，劫持无辜公民进行洗脑、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他们还下达所谓“转化率”的指标，并将此和参与迫害人员的奖金、升迁挂钩。参与洗脑班迫害大法学员的人员有：李高阳（610），赵民，伊晓峰（610），张坤业，张利辉（慧）及邪悟者王淑华等。主要犯罪任务：对全市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全封闭转化。


李高阳表现伪善，实质阴险、狡诈、狠毒，他亲自或指使手下行恶，再以伪善充好人迫使学员妥协。今年十一月二日，李高阳与杨丹蓓指挥并且亲自参与到西三条路隆门张姐家绑架学员。李高阳还辱骂张姐家人。


牡丹江洗脑班里的每一个罪恶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发生的，牡丹江洗脑班所犯罪恶都与李高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牡丹江“610”洗脑班李高杨阴谋指使下的暴行：


王静，女，70多岁，牡丹江市林管局退休工人。恶警半夜从家里把她绑架到洗脑班，同时把她女儿绑架到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家里只剩下生病的女婿和上学的外孙女。她已经是第二次被迫害了，她实在想不通炼功、做好人有什么错，这样三番五次迫害。为抵制迫害，她开始绝食抗议。“610”歹徒伊晓峰、朱XX等不闻不问。王静绝食五天后发高烧，才被释放。 


张宏毅，女，70多岁，牡丹江市自来水公司检验员，已退休。被单位骗到洗脑班，理由是：要开“十六大”了，有人怕大法弟子进京上访。


有一个姓岳的学员，是牡丹江市裕民村街道主任，被单位的书记骗到洗脑班，还美其名曰“关心爱护”。岳学员修炼后工作尽心尽力、身心健康，而在洗脑班里不能学法炼功，工作更不用说，最后她两次出现了心脏病发作症状。


宁红，50多岁，曾因坚修大法被非法劳教两年，因被迫害得肚子肿大得吓人、头发全白了，生命垂危时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通过修炼，头发又变黑了，肚子也不肿了，又恢复了健康。恶警们又把宁红从家里绑到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宁红学法、炼功、发正念，“610”及派出所恶警们很恐慌，编造理由，把她又劫持到了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 


宁艳，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刚从劳教所出来两个月，给人打工维持生活，又被劫持到洗脑班。宁艳在洗脑班不配合邪恶，被“610”恶徒伊晓峰殴打，把她从床上猛拽到地上，头被撞了个大包，后伙同派出所把她劫持到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迫害。 


赵建国，男，50多岁，曾因坚修大法被劳教一年，刚出狱也被绑架到洗脑班。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在洗脑班里赵建国坚决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恶徒对他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直到他绝食第十天生命垂危时才被派出所接走。


付晓帆，从劳教所出来后单位不让他上班，只好打工赚钱糊口，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次被派出所绑架到洗脑班，仍坚修大法心不动，恶警又把他劫持到劳教所魔窟里继续迫害。


宋岩，因为坚持信仰，在劳教所里被迫害了三年零一个月，后直接劫持至洗脑班继续迫害。


吕敏、张震，在劳教所里被迫害一年后到期不放，直接劫持到林口看守所迫害了半年，后又编造罪名非法劳教三年。 


在洗脑班遭受迫害的还有安保平、张果滨等多人，被迫害得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并曾被高额勒索。 


2001年12月12日，“610”头子李长清、李高扬及市里公、检、法的一些要员等亲自到阳明法院参与非法审判大法弟子。10点多钟，恶警押着大法弟子来到阳明法院，大法弟子赵军、赵桂玲（姐弟俩）、曹茹、张玉良被押往审判厅，而黄国栋却是用棉被抬进去的。在长达5个小时的审理过程中，邪恶之徒捏造事实，企图对5位大法弟子进一步迫害。


二零零三年年末，牡丹江市“610”副头目李高阳伙同牡丹江公安局阳明分局下辖的阳明派出所欲对牡丹江国营木材加工厂职工张丽敏实施绑架，遭抵制不给开门。国营木材加工厂的保卫部门，一直雇人在暗中监视张丽敏和她丈夫辛师傅的行踪，是促成这次绑架的共犯，保卫部门的恶人挟持正在单位上班辛师傅回家。木材加工厂中共恶人用开除工作来威胁辛师傅开门，张丽敏把防盗门反锁上，门没有被打开。 


恶人们没有达到入室绑架张丽敏的目的，“610”的李高阳就调来消防武警部队，命令消防武警架梯子欲破窗绑架张丽敏。


于是“610”恶人们就雇来了开锁公司，在众目睽睽之下，破坏了张丽敏家的防盗门锁，李高阳带人第一个冲进房门绑架了张丽敏，把张丽敏绑架到位于牡丹江市爱民区中华路的收容遣送站（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国营木材加工厂的恶人胁迫辛师傅支付了破坏自家防盗门锁的费用给开锁公司，事后修复防盗门的费用也由辛师傅承担。 


恶人李高阳的相关连络信息： 手机13704835782 宅0453-6540808





加国会议员：国际社会需尽全力制止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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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九三三年，黄河扒口子时，我才四、五岁。只记得看不到边的水，我一个人待在树上好几天。那房子都是土坯房，水一泡，墙先倒了，一个屋架顺水漂不了多远，也散架子了。俺一家人全失散了，后来知道六个兄弟死了五个，只我一个活了下来。我一个人要饭，到处走。后来大了，我随着一个铁匠打铁，整天和师兄一替一下地打铁。再后来共产党来了，搞什么公私合营，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工厂。


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我都经历过，可是因为我是文盲，只知道干活，加上又是要饭出身，所以什么运动也摊不上我。再后来，我退休了，儿子也下岗了，就自家开了个铁匠铺。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是在炼功点上听的录音，就知道师父讲的好。听了几天，有一天，我单腿跪在地上在砂轮前打磨一个物件，砂轮不知怎么脱落了。那砂轮有锅盖大，转速每分钟两千五百转。以前厂里也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件，伤人是经常的。大都是砂轮碰到一个物体后，再从房顶上打出一个洞甩出去。这次砂轮先落到我跪着的膝盖骨上，再旋出去的。那真比刀切得还快，一个大口子出来了，连骨头都看得见。家人可吓坏了，都围上来，手忙脚乱地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我有师父管着哩。”儿子不依，哪肯听我的！老伴倒很明白，说：“他不愿意去，那就不去了吧。”


当时也没有怎么处理，因腿受伤时是跪着的，我把腿一伸，伤口就挤在了一起，也没怎么出血。夜里睡醒觉，用手一摸，伤口处凉凉的，我心里明白，师父在管我。没几天，伤口就真的痊愈了。


我老伴的脾气也不好。在厂里上班时，一次车间主任说错了话，她说人家说话不算数，拽着人家的脖领子，非得让人家把唾沫舔起来。她修炼法轮功后，心性守得比我好。一次，二蛋他妈把刷锅水倒在了俺门前的下水道口上。当时是夏天，蝇子特多，下水道的味道也难闻，她就说了一句：“以后别往这上面倒了。”二蛋他妈一听不依了，当时就骂起来了，说老伴有意找她碴，那么多人都倒，为啥专说她。老伴笑笑就进了屋。二蛋他妈竟然跑到屋里来指着她骂。老伴真的没有动心。要在以前，就她那脾气，谁敢惹她？这一炼法轮功，没脾气了。她随手又搬过一把椅子对二蛋他妈说：“她大姨，你消消气，我说错了，你要不解气，就坐这再骂一会儿。”二蛋他妈还真坐那骂上了。骂了半天没意思了，自己走了。


我是个铁匠，性格强，敢碰硬。可是修炼了，就得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嘛。但是对恶人，我的性格可丝毫也不含糊。有一次，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抄家。我当时在床上歪着，心里有点生闷气：这干啥呢？我们炼功做好人，咋的了？我大吼一声，坐了起来：“你们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咋着？”几个警察吓得直哆嗦，其中一个说：“大爷，您消消气，是上边让来的，怪不着我们。”我说：“胡说，把东西给我放下，这做好人都不让，让做啥？！你给我说说真、善、忍哪错了？”那小子边哼唧边往外蹭，嘴里不住地说：“大爷，这不怨俺，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老伴在这方面做得比我还好呢。闺女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了，派出所不给落户口，她一听就说：“这是对咱的迫害。”说着就到了派出所找所长。那所长以为咱都怕他呢！老伴问他为啥不给闺女落户口？他说上边有规定。老伴二话不说，出了派出所的门就喊上了：“俺炼法轮功，派出所欺负俺。俺全家都炼法轮功，大家给评评理，真、善、忍好不好？俺闺女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劳教了几年，回来了，还不给俺落户口，这就是欺负人！这就是派出所干的事，是江泽民干的事……”老伴那嘴真厉害，引得大家都来看。


派出所所长听说后，赶忙把她往院里拉，不住地说：“大姨、大姨，您别喊了，我给你落户，还不好吗？”老伴说：“你刚才咋说哩？我不被逼急了，我会这样喊？！你放心，这户口俺还不入了。看我不把三十六条街给你吆喝一个遍！看我敢不敢给你喊到公安局去！”所长不住地赔不是，就剩没给老伴跪下了，进了院就喊快给她入户口。


这些年俺讲真相，该明着讲时，就明着讲。有时咱也注意安全，资料多了，该贴的贴，该发的发。俺老两口蹬个三轮，一个人发，一个人做，安全着呢。


前几年搞拆迁，到处找地方租房子，有朋友介绍到一个被卖掉的工厂里住。工厂里原有几十家住户，都是些下岗工人。可是那里的厕所太脏了，都多少年没有人打扫了，粪便到处都是，没有下脚的地方，外面也都是解的大小便。也难怪啊，厂房都扒了卖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搞卫生？满院子荒草枯枝的。


我和老伴清理这个厕所，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清理干净。大伙都看着呢，知道咱是个实在人。我又和老伴在荒地上开了块菜地。咱能吃多少，剩下的都分着送了大家。邻居对咱这个亲啊，没事总来说说话，这时再讲真相，没有不相信的，都说咱人好，看看咱的为人，就知道法轮功是啥了。


我和老伴修炼，还出了好多功能，特别是老伴，做饭时，想切菜就飘过去了，一准备炒菜，就又飘到灶台前了，美妙着呢。


师父，俺不会写，是同修帮着写的，还有很多事没给师父说。师父，俺全家向您问好了！（选自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纽约老兵节游行 法轮功学员送祝福








（明慧记者纽约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纽约曼哈顿繁华的品牌商业街——第五大道上，星条旗迎风飘扬，一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游行登场。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邀请参加游行，为纽约市民送上美好的祝福。


今年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近二百个，包括退役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警察、二战老兵、以及在外国作战的退伍士兵等，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压轴队伍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的队伍由四个方阵组成，天国乐团开道，仙女们身着典雅的唐装，手提着镶有金字“真善忍”的七彩大灯笼，向两旁观众传送慈悲；伴随着悠扬的炼功音乐，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功法；腰鼓队队员们欢快地舞动着小小鼓槌，一路传唱着“法轮大法好”。


当队伍行至主席台前时，游行主办者高举话筒介绍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他们是退伍军人节游行的老朋友，他们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法轮功队伍负责人易蓉表示，法轮功每年都受邀参加老兵节盛大游行，体现了法轮功在国际上受到的欢迎，这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形成鲜明的对比。法轮功队伍壮观整齐，服饰优美，音乐昂然光明，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看到这个游行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到“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信息，同时希望给纽约市民和世人带去美好的未来。◇





谁是活摘命令发布的总中心？














（明慧记者渥太华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布兰特•瑞诗吉博（Brent Rathgeber）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瑞诗吉博认为，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非常关注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特别是未经本人同意的。这些人包括死刑犯，也包括法轮大法修炼者等良心犯。他说：“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此事，并对中共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活摘，因为它是难以被宽恕的。”


加拿大不同党派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二零零九年一月在渥太华结成了一个组织——“国会法轮功之友”，关注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全世界首个在国会建立的，


致力于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的团体。瑞诗吉博议员认为，“我们（国会法轮功之友）


尝试让国会议员和公众知道法轮功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以及在中共控制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容和歧视，当然，器官摘取是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


瑞诗吉博议员认为，任何时候，对一个政府来说，活摘器官都是践踏人权活动中最严重的罪行。这个政府将要承担所有对外关系中的负面结果，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还是通过联合国的多边关系。 ◇




















